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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敬畏作为一种复杂的积极情绪，其产生的积极效用很多，例如敬畏带来的渺小感让人安静、温和、谦逊、

合作，可以促使个体不断进行自我提升。然而，国内外没有研究明确提出工作敬畏的概念。本篇综述将

首次提出“工作敬畏”的概念，通过工作敬畏所可能带来的警戒和自我的改变，梳理敬畏起作用的自我

机制，深入识别员工在危机和变化中的心理变化，探讨其对员工心理健康的可能影响。最后，通过对工

作敬畏与一般敬畏、其它积极心理学变量的横向比较，剖析了工作敬畏对员工心理健康影响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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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we, as a positive emotion, has numerous beneficial effects. For example, a sense of smallness that 
comes with awe makes people peaceful, compassionate, humble, and cooperative. It can motivate 
people to pursue ongoing self-improvement. However, no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either d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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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cally or internationally, has ever proposed the construct of work awe. This review will introduce 
the concept of “Work Awe” for the first time. By introducing the potential warning effect and 
self-changes brought by work awe, we try to clarify the self-related mechanisms explaining how 
work awe functions, deeply identify employees’ psychological changes in crisis and uncertainty, 
and explore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work awe on employee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Finally, we 
analyze the uniqueness of the impact of work awe on employee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by 
comparing work awe with general awe and other positive psychological vari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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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指出，一生敬畏两件事：浩瀚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而在中国，敬畏(心)也是深深

植根于中华民族的道家文化的。在古汉语中，对敬畏理解的出处普遍认为是《论语·季氏》中的“三畏”。

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这里的“畏”包含畏惧、尊敬以及敬畏，而其

中的“敬畏”就是孔子所说“畏”的核心。现实生活中，敬畏对塑造人们的内心世界有着独特的作用，

所谓“满招损，谦受益”(《尚书》)，敬畏带来的渺小感让人安静、温和、谦逊、合作，可以促使个体不

断进行自我提升。当人们对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对人与自然的和谐、对内心的道德怀有深深的敬重与

畏惧时，人们可能会进行更多的自省和自我规范，坚定初心。在当今当前新冠肺炎(COVID-19)不断涌

现新的变异毒株，世界经济复苏脆弱，全球企业面临重组调整的大环境下，拥有敬畏之心可能对人们

尤其重要，如体验敬畏感可以在当下更好地审视日常压力源，从而增加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Bai et al., 
2021)。 

敬畏情绪作为一种复杂的情绪，其性质和形式复杂多样，诱发源众多(Keltner & Haidt, 2003; Piff et al., 
2015)。随着研究的发展，人们区分了不同的敬畏诱发源，如从敬畏性质上看，有的研究者区分了积极方

式和消极方式所带来的敬畏(Guan et al., 2019; Nakayama & Uchida, 2020)；从敬畏的形式上看，有的研究

区分了个体敬畏和人际敬畏(Graziosi & Yaden, 2021)；从敬畏来源看，敬畏可以来自自然景观或自然灾害、

伟大的人类艺术、伟大的科技、顿悟体验、人生过渡(如目睹新生命的诞生)等，具体可以以美感、美德、

能力、超自然因果关系、威胁的形式让人敬畏(Keltner & Haidt, 2003)。工作领域是人类生活的主要领域之

一，工作中的美感、美德、能力等也可能带来工作敬畏。然而尚未有研究明确提出过“工作敬畏”这一

概念。国外仅有零星的研究在工作样本中探讨“自然敬畏”(Atamba, 2019; Sheprow & Harrison, 2022; Hu 
& Meng, 2022)或者“动物敬畏”(Yam et al., 2022)等，但由于很多心理学概念存在领域特异性(比如一般

控制源和工作控制源，Tong & Wang, 2012)，明确提出“工作敬畏”的概念，可能是在工作场所中研究敬

畏的一种更好的方式，这将帮助员工更好地应对当下频繁的工作变化和不确定、超出掌控的体验(Kern & 
Zapf, 2021)，从而有益于维持心理健康。 

下面我们通过回顾敬畏的一般概念，尝试提出“工作敬畏”的概念，并剖析工作敬畏对员工心理健

康产生影响的可能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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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什么是敬畏 

2.1. 敬畏的概念 

“敬畏”(Awe)是源于宗教、政治、自然、艺术体验的一个词汇，并在神学、社会学、哲学中都得到

了研究(Keltner & Haidt, 2003)。敬畏的原始概念来源于权力(下属表现出对领导的敬畏)，而后延伸到没有

权力的人或事物。虽然近来还有研究考察消极敬畏(Guan et al., 2019; Nakayama & Uchida, 2020)，大量心

理学研究逐渐不再强调“畏惧”(Bonner & Friedman, 2011)，而是聚焦于敬畏的积极成分。在积极范畴内，

敬畏的体验仍然相当复杂，有的研究者考察其稳定的情绪特质(Shiota et al., 2006)，有的研究者认为敬畏

体验也包含感觉和认知成分(Bonner & Friedman, 2011)，还有的研究者探讨与敬畏相关的生理和心理等多

层面的复杂体验(Chirico & Yaden, 2018)。目前学术界普遍接受的敬畏概念，则是 Keltner 和 Haidt (2003)
通过原型方法对敬畏进行的界定，认为敬畏是一种自我超越的、带有变革性的积极情绪，并把它与钦佩

(admiration)、升华(elevation)等相关情绪进行了辨析(Keltner & Haidt, 2003; Chirico & Yaden, 2018)。当面

对浩大或复杂、超出当前理解范围的事物时，个体产生一种混合了惊叹(wonder)、惊异(surprise)、惊奇

(amazement)、困惑(confusion)等多种成分的复杂情绪就是敬畏(Keltner & Haidt, 2003; Shiota et al., 2006, 
2007; 叶巍岭等，2018)。 

Keltner 和 Haidt (2003)进一步指出原型敬畏(prototypical awe)的两个核心特征，这有利于研究者们认

识敬畏的本质，更好地把敬畏与其它类似概念加以辨析。首先，敬畏需要有感知上的浩大(perceived 
vastness)。浩大指的是体验到的任何比自己强大(超出普通水平)的东西，或者复杂得超出自己理解范围的

东西。它包含物理空间的、社会地位的(如名望、权力或威信)、或其它比个体强大的事物。如面对巍峨挺

拔的泰山，滚滚东逝的大江大河，或者历史长河中朝代更替的伟大人物等，我们可以体验到广阔浩大。

因而除了空间上的大，小而无限、小而精妙也会带来超出理解范围的感受，从而体会其中的“浩大”(Piff 
et al., 2015)。其次，敬畏包含产生顺应的需要(a need for accommodation)。顺应是敬畏体验的另一个重要

成分。它取自皮亚杰的术语，表示新经验与现有的心理结构不相适应时的心理重建过程。当不能理解一

个新的体验时，人们会调整自己的心理结构，这个过程就是顺应。同时存在上述两种感知，并由此所引

发的情绪体验就是敬畏，两种感知缺一不可(Keltner & Haidt, 2003)。 

2.2. 工作敬畏的提出 

国外仅有零星的研究在工作样本中探讨“自然敬畏”(Atamba, 2019)，但未明确提出“工作敬畏”的

概念。在知网以“工作敬畏”为关键词进行搜索，能找到一批“论工作中的‘敬畏’意识”、“敬畏心”

相关主题的文章，可见人们对工作敬畏有着朴素的认识和广泛的运用，但没有学者明确提出工作敬畏的

概念，没有实证研究。基于对敬畏概念和敬畏的两个核心要素的总结(Keltner & Haidt, 2003)，我们认为：

工作中的美感、美德、能力等可能带来工作敬畏。这里的工作敬畏是指 1) 工作上感知到浩大的、超出自

己理解范围的事物，以及 2) 由此带来的心理结构的调整。通过工作敬畏所可能带来的警戒和自我的改变，

来识别员工在危机和变化中的心理变化过程，这将有助于理解员工如何才能更好地应对当下频繁的工作

变化和不确定、超出掌控的体验(Kern & Zapf, 2021)，如何在不确定中提升心理健康。在工作中探讨敬畏，

将为员工心理健康管理、减少人力资源成本，带来重要的实践意义，继而产生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特殊意义。 

3. 工作敬畏的自我改变机制及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敬畏是积极情绪的一种(董蕊等，2013)，对人们的心理健康具有独特的作用(Stellar et al., 2017)。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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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敬畏作为敬畏的一种表现形式，其效用的主要解释框架与敬畏相符，比如在已有的敬畏心理学研究中，

常见的理论多聚焦“自我”，具体有小我理论(Piff et al., 2015)、安静我理论(Perlin & Li, 2020)、真我理论

(Jiang & Sedikides, 2022)等。但工作敬畏与目前研究较多的一般敬畏和自然敬畏又有很大的不同之处。下

面我们先通过回顾这些已有的与一般敬畏相关的自我改变理论，进一步梳理工作敬畏可能对心理健康产

生的影响，之后再阐述工作敬畏与一般敬畏的不同之处。 

3.1. 敬畏之小我及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小我理论是敬畏研究中最普遍的一种自我理论。这种理论的核心是说敬畏将注意力引向比自我更广

阔的实体，并降低了个体对自我的重视程度(Piff et al., 2015)。一方面，敬畏感让个体的注意力从自身转

移到更宏大的事物上(如社区、宇宙、自然或者生命细胞等)进而让个体产生自我变小、变得不重要的感觉。

这是顺应(Accommodation)的一种表现，即，对比自己更伟大的实体的存在的感知极大地扩展了个体通常

的参考框架，使得个体做出将注意力从自身转向外界去寻找和外界更多的联系的心理框架的调整。Shiota
及其同事 (Shiota et al., 2007) 的研究指出敬畏中的浩瀚感 (vastness) 会引起自我减弱的感觉

(self-diminishment)，这种感觉出现在比自我更大的东西面前，引起对宏大事物的关注从而产生自我超越

的情感(Piff et al., 2015)。例如：Chirico & Yaden (2018)指出当强烈的敬畏感导致一个人需要适应许多心理

结构或图式时，顺应的需要会导致一个人自我意识的改变。换句话说，顺应的需要可能会使敬畏的体验

产生深刻的、激进的和持久的变革(Gaggioli et al., 2016)，以至于它可以影响她或他的身份。换句话说，

在经历了这样一段经历之后，一个人就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或者至少一个人会认为自己已经永远

地改变了。这些经历会影响人们感知自己和周围世界的方式，从而成为个人变革的潜在驱动因素(Gaggioli 
et al., 2016; Chirico et al., 2016)。 

另一方面，在认识世界和自我定位上，敬畏所带来的小我，使人从自我关注中解脱从而与周围环境

产生更多的联系的感觉有关(Shiota et al., 2007)，这是顺应(Accommodation)的另一种表现。它参与的过程

使个人成为比自我更大的事物的一部分。例如：“我忽略我的日常事务”和“我感到与我周围的世界相

连”传达出对自我的脱离和对当前环境的关注，使得个体变得更谦逊。有敬畏倾向的人特别善于修正他

们对世界的心理表征，例如，Van Cappellen 和 Saroglou (2012)发现，激发敬畏感会使得个体在“包容他

人”的过程中感觉与他人的联系更紧密(Aron et al., 1992)。Shiota et al. (2007)的研究也表明，拥有敬畏性

格(而不是骄傲或快乐)的人不太可能使用个性化的术语来定义自己如“特殊的”或“独一无二的”，而更

可能强调自己属于更大的类别而不是强调个人自我，将自我定义为比自我更伟大的事物的一部分，例如

将自己描述为“世间万物的一部分”、“地球上的居民”或者“社会联系中的个体”。因此敬畏既与有

比自我更伟大的东西存在而自己很渺小想要超越的感觉相关，也与个体想要与周围环境有更多的联系的

感觉相关。 
小我把注意力转向更大的实体，带来个人自我的减少和缩小——这一转变对促进个体的心理健康至

关重要(Keltner & Haidt, 2003)。已有研究发现，在与自我超越相关的方面：敬畏与“各种自我超越体验”

相关(Yaden et al., 2017)，包括心流(Chirico et al., 2015; Csíkszentmihályi, 1990)、正念(Kabat-Zinn, 2003)、
巅峰体验(Maslow, 1964)等。每一种都与幸福有关(Yaden et al., 2017)。而在联系自我相关的方面，敬畏与

亲社会性特别相关(Piff et al., 2015; Chen & Mongrain, 2021)，包括慷慨行为和助人行为等(Prade & Sarog-
lou, 2016)，以及会个体更少的攻击行为(Yang et al., 2016)，从而使得个体在日常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绪。

比如有研究表明进行敬畏散步的参与者在日常亲社会积极情绪方面有更大的增加，在日常痛苦方面有更

大的减少(Sturm et al., 2022)。除此之外，敬畏还可以增加对领导和团体的奉献和承诺。最近的研究支持

了这些说法，表明对个人的敬畏会导致更大的忠诚、牺牲的意愿，以及对个人所属群体的积极看法(Stel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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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17)。敬畏也通过产生相互联系的感觉来促进群体的协调和凝聚力(Shiota et al., 2007)。更进一步地，

敬畏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可能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对于来自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个体来说(比如：中国

人)，他们寻求安全而牢固的亲密关系，敬畏能加强个人与社会联系的强度；而对于来自个人主义文化背

景下的个体来说(比如：美国人)，他们喜欢更广泛、更松散的网络，敬畏感会增加社交网络中人的数量从

而拓展个人社交网(Bai et al., 2017)，因此，敬畏通过亲社会和联系自我对心理健康的促进作用在不同的

文化背景下也可能具有普遍性。这些结果表明，培养敬畏之心不仅可以使得个体体验到更多与自我超越

相关得积极情绪，而且可以使得个体产生与他人联系密切的认知，改善与他人的社会关系，提升了个体

的日常积极情绪和生活满意度(Krause & Hayward, 2015)，减轻个体的压力，从而促进了个体的心理健康

和幸福水平。 
虽然说小我理论是目前敬畏研究中最为普遍的理论，文献中也有对“小我”假说的质疑，总结起来

是：1) 自我是复杂的，不能以大小一概而论。这可能是目前单纯的小我理论相关研究出现不一致结果的

原因。比如 Rudd 等(2012)发现敬畏感不会让人产生更多的金钱助人的意愿；而 Piff 等(2015)却发现敬畏

启动让被试在金钱分配游戏中更为慷慨。2) 敬畏可能对自我的不同层面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比如自我发

展中的安静自我(Quiet Ego, Perlin & Li, 2020)，真实自我(Authentic-Self, Jiang & Sedikides, 2022)等，这可

能为自我改变带来更丰富的认识。 

3.2. 敬畏之安静我及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敬畏引导自我转变的过程(Bonner & Friedman, 2011)，而这种过程最好从深刻地本质性变化的角度来

理解(McAdams, 2013)。基于这点，Perlin & Li (2020)进一步用人格心理学中的安静自我的概念重新解释

了小自我。安静的自我是指以更相互依存、更长期、更抽象、更内在的方式来诠释自我，安静的自我代

表两种主要立场：平衡和成长，指的是一种超越利己主义的自我认同，对自己和他人采取一种不那么自

我防御、平衡的立场(Wayment et al., 2015)。换句话说，安静的自我不是通过忽视自我，而是通过促进对

自我和他人的关注的平衡，以及通过促进自我和他人的成长来表现的。具体来说，在敬畏之后，善于将

自己的人生描述为一个独特人生的个体(the self as autobiographical author, McAdams, 1995)会进行适应性

处理，这在许多实证研究中被证明可以预测自我的更高层次的发展(Bauer & Wayment, 2008; Bauer & 
McAdams, 2010)，而这种更高层次的自我发展是指一种相互依存的感觉和对自我和他人自主权的尊重

(Helson & Roberts, 1994; Loevinger, 1976)，这反过来又导致了个体在看待自我和他人时的一种更平衡的视

角。因此，可以说自我的这种深刻的本质的发展导致了自我的安静(Bauer, 2008)。 
当自我变得安静时，个体的自我会变得更强大，更有弹性，对自己的角色更有信心(Bauer, 2008)。

Wayment et al. (2015)研究表明：过度的自我关注会增加威胁和防御意识，相反，培养一种更包容和扩展

的自我意识可以减少压力，提高幸福感。除此之外，已有研究证明，安静自我是很多心理健康相关指标

的独特的预测器，如减少走神(Wayment et al., 2015)；缓冲焦虑(Kesebir, 2014)；促进自尊(Heppner & Kernis, 
2007; Kernis & Heppner, 2008)；增强同情心(Wayment et al., 2015)；促进工作投入和满意度(Buonomo et al., 
2021)；促进幸福感(Liu et al., 2021)；增加心理弹性、应对效能和幸福指数(Wayment & Bauer, 2017, 2018)
等。 

3.3. 敬畏之真实自我及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敬畏的真我理论是最新出现的，是把真实自我(Sedikides et al., 2017)运用到敬畏研究中，解释敬畏为

什么会带来不同的助人行为(Jiang & Sedikides, 2022)。这是对小我理论进行拓展的又一个有益尝试。真我

理论认为，敬畏的人看到浩大或者超出自己理解范围的复杂刺激，能够跳出常规的框架或羁绊，从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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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角色中抽离出来，不为低层次需要所困扰，于是发现真实的自我，做出对自我有意义的选择。具

体来说，基于之前的研究，敬畏的体验可能会促使人以开放的心态适应外部世界，并思考更深层次的问

题(Danvers & Shiota, 2017; Nelson-Coffey et al., 2019)。但是如果自我被削弱，使得个体感觉微不足道，是

什么驱使个体参与反思，并开始变革的追求？因此，Jiang & Sedikides (2022)认为自我渺小并不能轻易解

释敬畏促进自我转变的特性。基于敬畏是一种主要的积极情绪，积极情绪产生真实性(Heppner et al., 2008; 
Lenton et al., 2013)，以及敬畏是一种自我关注和自我相关的情感，而这种情感，增加真实性(Baldwin et al., 
2015; Stephan et al., 2012)，Jiang 和 Sedikides (2022)提出敬畏感激发真我追求。关注精神感受(Van Cap-
pellen & Saroglou, 2012)和内在目标追求(例如，生活的意义) (Zhao et al., 2019)的敬畏研究也从侧面给真我

理论提供了支持。不过，敬畏的真我理论仍有待大量实证证据的支持。 

3.4. 一个整合的自我改变机制 

综上所述，敬畏会带来自我的改变从而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具体来说，小我只是敬畏过程中

自我改变的表象，由小我引发的自我超越和联系自我是这种自我改变过程中的两种行为，而个体追求自

我超越或联系自我的行为，会带来个体自我的改变，呈现出安静自我和真实自我的状态，从而使得个体

的自我更有弹性、更回归真实，这会提高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 
同样地，我们认为，工作敬畏也会通过带来自我的改变从而影响员工的心理健康水平。更具体的，

如图 1 所示，工作敬畏是一种在工作中感知到浩大的、超出自己理解范围的事物，从而使得个体对自己

原有的心理结构进行调整，从表象上看这种调整，个体将注意力引向比自我更广阔的事物(比如：能力卓

越的领导或同事，工作内容的重要性，以及 Hu & Meng (2022)研究中指出的工作场所中的美观等等)，并

降低了个体对自我的重视程度，即产生了小我。在产生小我体验之后，个体要么向内——专注自我提升，

拓展深化了原有的心理参照框架，超越了个体原有的自我边界，即唤醒自我超越，有助于产生心流、巅

峰体验等，提高员工的工作满意度(Maeran & Cangiano, 2013)；要么向外——重新进行自我定位，将自己

融入更大的事物之中，使自己成为比自我更大的事物的一部分，即产生联系自我，这有助于产生更多的

助人行为，增加员工对领导和团体的奉献和承诺(Stellar et al., 2017)以及促进群体的协调和凝聚力(Shiota 
et al., 2007)。而个体若不断进行自我超越和联系自我，会给个体的自我带来本质性的改变，即安静自我

和真实自我。安静自我是个体的自我提升以及和外界互动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使得个体以更相互依存、

更长期、更抽象、更内在的方式来诠释自我，从而使得自我达到一种更强大，更有弹性的状态，这可以

减少压力，促进工作投入和满意度(Buonomo et al., 2021)；真实自我是个体在自我提升的过程中跳出常规

的框架或羁绊，从当下的社会角色中抽离出来，不为低层次需要所困扰，从而使得个体变得更真实；以

及个体在联系自我的过程中当个体在群体中体验到连接感、获得归属感时，在群体中感到安慰，从而成

为真实的自己(Jose et al., 2012)，这有利于员工专注于内在目标追求，提升积极情绪和生活意义感(Zhao et 
al., 2019)。总体上，工作敬畏对心理健康产生影响的内在自我改变机制，可能是一个由表及里、层次丰

富的自我改变过程。敬畏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适合于描述工作领域中的工作敬畏，阐释在具体工作

任务要求下，工作敬畏体验可能带来的自我超越、联系自我等感受与相关行为，这与探讨一般敬畏的主

流观点相吻合。 

3.5. 工作敬畏的独特性 

上述敬畏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更适合于描述工作敬畏，可能的原因是自然敬畏或一般敬畏的研

究所带来的小我变化，其中约三分之二都与联系自我有关，而与自我超越相关的研究则较少。一般生活

领域，个体没有具体明确的目标要求(比如完成某任务)，却往往需要在社会中与人和谐共处，因而自然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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畏更多与联系自我相关。目前已有的对敬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哲学领域(如：音乐、诗歌、绘画、文学

和自然风景等)，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以自然敬畏为基础的，其诱发主要是一些关于壮丽的风景的记录片，

比如：山脉、平原、森林、瀑布和峡谷等；而关于应用的研究则大多集中在个体的社会关系(即，联系自

我)上，即敬畏引发的自我的渺小感和比自我更伟大的事物的存在感有关。这些研究中的敬畏，传达了一

种广阔感，有助于将个人置于更广泛的社会背景中(Shiota et al., 2007)。因而也有人认为敬畏是一种典型

的集体情感(Piff et al., 2015)，表现出寻求和他人建立联系，亲社会、亲集体主义的行为倾向(Shiota et al., 
2007)。Bai 等(2017)也指出敬畏削弱了个体的自我意识，将注意力转移给社会群体，这使得个体能够适应

他人并融入社会集体。相比而言，在自我超越方面，仅有的研究探讨了敬畏与心流(Chirico et al., 2015)等
自我超越式体验的关系。而关于工作敬畏的研究则应该同时注重联系自我和自我超越这两条路径，这可

能与工作角色为人们设置了明确的目标有关。比如由于工作有具体的任务要求，因而在职场中，人们可

能更容易为了实现任务要求而突破原有的框架，产生自我超越，从而促进工作满意度(Arciniega & 
González, 2005)；而职场是社会的一部分，联系自我也可以让个体融入职场群体，比如更好地认同变革型

领导、认同组织(Epitropaki & Martin, 2005)，增进群体协调和凝聚力(Shiota et al., 2007)，从而更好地完成

共同的工作任务目标。因此在工作场合中由联系自我带来的互助协作和由自我超越带来的自我提升同样

重要，或者可以说在竞争激烈和压力日增的当下，由于人们需要完成更多更难的任务(工作任务指挥棒)，
工作敬畏中的自我超越机制更应该受到关注。 
 

 
Figure 1.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work awe on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图 1. 工作敬畏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 

 
更进一步地，在当下充满变数、纷繁复杂的大环境下，相对于其它积极心理学变量，工作敬畏可能

有着更为独特的减压作用。工作敬畏伴随的自我超越、联系自我所带来的自我本质的改变(即真实自我和

安静自我)，适用于帮助员工在动荡和变化中突破常规、维持心理健康。在日常复杂变化的环境中，敬畏

可缓解工作场合中面临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消极情绪，增强个体的心理承受力，这些独特作用已得到诸

多研究证据的支持。比如，已有研究证明敬畏可以增强个体对不确定性的承受力，让人们在不确定的不

舒服时期持续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绪，更少的焦虑，从而促进幸福感(Rankin et al., 2020; Valdesolo & 
Graham, 2014)。敬畏所带来的这种不确定性承受力，可以作为工作中消极情绪的缓冲器(Atamba, 2019)，
比如当一个人从主管或同事那里收到消极的表现反馈时，敬畏会产生恢复效果。此外，当员工暴露在敬

畏中，他们可以开发更好的应对潜力(Aspinwall, 1998)，因此，个人可能放弃采取立即的、勉强的应对反

应，而采用预测、避免和最小化未来类似事件影响的策略，这为下属提供了一种面向未来的选择，以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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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资源和获得技能，从而减轻消极的工作影响(Aspinwall & Taylor, 1997)。特别地，在一些更为复杂多变

的危机干预的环境中(比如：当下的疫情)，工作的不安全感、长期的社会孤立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会使心

理状况恶化(如焦虑、抑郁和睡眠障碍等)，并由此产生工作倦怠(Rodriguez et al., 2021)。基于此，我们必

须有应对措施解决这些心理健康问题(Giorgi et al., 2020)，而工作当中的敬畏心比额外的心理辅导等措施

可能会更切实有效。 
虽然这些研究结果为人力资源管理和研究提供了启示，然而目前工作领域的敬畏研究，多用的是自

然敬畏或一般敬畏(Atamba, 2019; Sheprow & Harrison, 2022; Hu & Meng, 2022)。如前所述，鉴于不同来源、

不同性质的敬畏所带来的不同体验，敬畏可能具有领域特异性，因而，将来研究中针对工作敬畏展开深

入研究，可能为员工心理健康管理乃至整个人力资源管理带来更多的启示。 

4. 工作敬畏的未来研究方向 

自 Keltner 和 Haidt (2003)提出敬畏的原型模型起，近几十年来敬畏概念在心理学领域中受到广泛探

讨。然而敬畏在不同领域的应用还没有受到广泛的关注，工作领域的敬畏研究还少得可怜，并且没有研

究探讨工作敬畏对于员工心理健康的影响。具体地，研究者可以从下列方向开展工作敬畏与心理健康关

系的相关探讨。 
首先，研究者需要探讨适合于工作场所的、工作敬畏的诱发方式与测量手段。目前已有的测量敬畏

的方式主要有材料诱发，如实验室自然录像(如 Zhang et al., 2021)、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等(Wang et al., 
2021)；回顾性自我报告——产生的敬畏往往十分微妙(Silvia et al., 2015)；量表测量，如特质性积极情绪

量表(Shiota et al., 2006)、敬畏情景量表(Krenzer et al., 2020)、敬畏体验量表(Yaden et al., 2019)、中国人敬

畏特质词汇评定问卷(赵欢欢等，2019)、大学生敬畏情绪问卷(张潮等，2020)以及神经影像相关的生理测

量(赵小红等，2021)等。除了将生理神经指标与行为结合去探索更加多维有效的测量方式之外，考虑到工

作场所的特殊性和特异性，未来的研究中工作敬畏的测量手段和诱发方式需要更具体化和更具有针对性，

比如，编制工作敬畏的相关量表等，以更系统地对工作敬畏进行定性或定量分析。 
其次，工作敬畏的研究不仅要注意到其对员工的积极作用，探究其积极作用的边界条件，还需要探

讨工作敬畏可能带来的黑暗面，从而更好地体现“敬”与“畏”并存的双重特性。敬畏具有积极的一面，

也可能有黑暗的一面。如相对于积极敬畏所带来的瞬时幸福感，基于威胁的敬畏体验则会带来更多的无

力感(Gordon et al., 2017)。由于工作环境、条件、个体心理资源等方面的限制，“畏”的成分可能更容易

在工作敬畏中体现出来。从“敬”与“畏”两个方面探讨员工在工作中的实际体验，将更好地考察工作

敬畏对员工心理健康的影响。 
再次，不同的人对于敬畏的敏感度不同，个体认知资源的多少、社会地位的高低、知识结构的不确

定性等因素或许可以影响个体产生敬畏情绪的频率和强度(董蕊等，2013)以及敬畏所起的作用。未来工作

敬畏的研究也需要进一步探究个体的特质以及资源等对员工产生工作敬畏的频率、强度、作用效果的影

响机制，例如，个体疲劳程度、工作技能的熟练度、环境的变化性等等。相比一般敬畏研究，这些也是

工作敬畏研究需要特别关注的方面。 
最后，敬畏是一种具有自我超越的情绪，它使我们怀着喜悦的心情欣赏周围的事物和生活，它是我

们道德和精神追求的力量之一(Schneider, 2009)，培养人们的敬畏感有助于提升个体的日常积极情绪和生

活满意度(Krause & Hayward, 2015)。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实证研究将敬畏应用拓展到更多不同的

领域中，如医护领域，教育领域，法律领域等等，探究和比较工作敬畏在各个职业群体中的功能差异。 
更进一步地，除了“工作敬畏与心理健康”这一话题，未来研究可以从工作场所的敬畏着手，研究

其对员工创新、员工绩效、团队合作等相关行为指标的影响。Schneider (2017)认为，敬畏可能不局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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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情感，但很可能意味着对人类经验的态度的转变。敬畏可能来自世界观的一种意志上的改变，通过

简单地关注一个人生活中的事件和日常经验。如果敬畏被扩大为一种对待生活的态度，那么它可能无处

不在。如果工作敬畏被关注并成为员工对待工作的一种态度，那么它对员工产生的积极效应将无处不在，

用 Kramer and Francisco (2011)的话说：“当人们享受持续积极的内在工作生活时，他们也会对工作更投

入，更有可能与同事很好地合作。” 
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实践理性批判》最后一章曾写道：“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

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

德定律”(Kant, 1914)。心存敬畏，让我们有信仰，有希望，有所节制。然而，施耐德认为，人们的敬畏

感正在耗竭(Schneider, 2009)，人们不再关注事物本身，而是去大肆消费填补欲望，如毫无节制的消耗资

源，人们变得越来越匆忙浮躁，不断地更换工作等，越来越多的人很难再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地做好一件

事，这正是我们丧失了对自然和生命原本的敬畏所导致的。尤其在当今疫情持续复发，工作不断重组的

大环境下，心理学和管理者应该更多关注和培养员工的工作敬畏心，在充斥着不确定性的工作大环境中

提升员工的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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